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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忧伤的乡村牧歌 

———评姜贻斌长篇小说《火鲤鱼》

胡良桂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姜贻斌长篇小说《火鲤鱼》，运用传统艺术技巧和现代魔幻手法，描绘了一幅中国乡村社会几十年发展变迁的美丽

而宁静、喧嚣而忧伤的风俗画，表现了卑微乡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对幸福的勇敢追寻，是我国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

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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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贻斌的长篇小说《火鲤鱼》是一部对乡村社
会几十年变迁的生动描写，对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形

象再现的创新之作。虽然作者描绘的只是渔鼓庙

这个小山村几家几户的儿女情长、人生聚散与生离

死别，透视的却是一个大时代与社会千家万户的升

沉浮降、国家兴衰与风云变幻。它写得是那么美

妙、奇诡，又是那么悲悯、忧伤。既写出人性的普遍

价值，又有个体的典型意义。既在变幻中寓美丑，

又在严酷中见深情。这正是作者在现实主义与现

代主义相结合的尝试与探索的征途上，显示出的深

厚的功力和不凡的魄力。

　　一　一幅美艳而逼真的风俗画

《火鲤鱼》的美，在于作者运用手中那支散发浓

厚泥土芬芳的风俗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声色并作

的风俗画面。这些画面不论是记录美丽的山清水

秀，还是再现衰落的村镇河流，抑或描绘传说的神

奇美幻，都令人神往，引人遐思。

在儿时记忆的风俗画面里，渔鼓庙山清、水秀、

人心美，完全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画卷。那

村后宽阔丰腴的雷公山，茂密的松树，密不透风的

灌木丛，密密麻麻，青青翠翠，犹如一个绿色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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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它有美不胜收的野胡葱、野草莓、雷公屎，有种

类繁多的青鼓菌、石灰菌、红鼓菌、雁鹅菌、狗卵菌，

有五花八门的百截蛇、扁头风、菜花蛇、黄草蛇、狗

婆蛇……那逶迤的青山，百草丛生，万物茁长，真是

绿得让人心痛，美得叫人稀奇。那村旁清澈碧透的

邵水河，有流淌不息的河水，有穿梭游动的鱼虾；有

树林茂盛的沙洲，有白色耀眼的沙子。这一蓝一

白，一动一静，就是上苍赐予的“美丽色彩”。一旦

河水暴涨，不但浑浊不堪，而且横蛮霸道；不仅河面

陡然变得阔大，而且模糊了天地间界线。那些“在

汹涌奔腾的水面上”漂浮的 “枯枝”“稻草”“门板”

“木头”“窗子”“猪”“牛”“羊”“鸡”“鸭”“老鼠”

“活蛇”等，虽是灾难的见证，却是自然的规律。直

至洪水漫漫退去，邵水河又恢复“一边银白，一边翠

绿”，呈现出的又“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那

村镇毗邻而居的乡亲们，他们高矮不等，胖瘦有别；

男女各异，性格不同，但都是勤劳质朴、忠厚多义、

肝胆相照、不分彼此的邻居。有互赠吃食的乡情，

有串门赶圩的习惯。有大人讲故事，小孩玩游戏，

那叫喊声在寂静的沙洲上像波浪翻滚，震动着美丽

的夜色。有老人在诉说，有女人在私语，那抑扬顿

挫的音调在空中回荡，飘向神秘的远方。这一切，

在作者笔下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它是一

种宁静的美、和谐的美、环境的美，也是一个时代的

美、人生的美、理想的美。

然而，作者并不一味地写渔鼓庙的风俗美，更

不靠旧风异俗的美吸引读者。他的风俗画是流动

的，渗透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从中透露了时代

变幻的信息。比如，渔鼓庙的山、水、树、屋，只有几

十年的光景，那邵水河的“河水黑得吓死人”，“沙

洲也不见了，还有羊屎粒粒树和菜地也没有了”。

于是，那“消失的迷人的沙洲，消失的又酸又甜的羊

屎粒粒，消失的像蓝色绸缎般的河水。”如今已变得

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真让人感叹不已；那雷公山

“还像座山么？连根树也没有了”，光秃秃的，那

“消失的密密麻麻的松树”，“消失的水土雷公屎蛇

映山红菌子以及野泡”，将一派青山糟蹋到如此地

步，我们会痛心疾首；那“零落的房子”，已“十分破

旧，歪歪斜斜的”了，“屋上的黑瓦”失去抵抗风雨

的能力，“黄色的土砖更是凹凸不平，千孔百疮，变

形得非常厉害”，墙壁开裂能伸进手去，屋内“充斥

潮湿的霉味”，即使“刀把的新楼房耸立其中，”不

仅“与几十年前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使“那

些旧房子显得更破烂”；那马路烂得“像来到一片巨

大的沼泽地”，那在水田劳作的只有“女人老人和细

把戏”了……［１］５５这真实的风俗画，虽写风俗的变

异，实写社会的变易，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生活

内容。打工潮使农民有钱了却换来乡村的衰败，市

场化搞活了经济却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城

镇化加快了农村的发展却带来环境的污染与田土

的荒芜……这种加速现代化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现象，无不让人忧虑与伤感。

火鲤鱼是民间文化模态的最早原形，渗透、弥

漫、萦绕着文化的精魂。渔鼓庙的火鲤鱼传说，源

远流长。作者以这个民间传说为基础，结构故事，

安排情节，自然使整个作品带有一种神话般的光

色。这种光色就是加拿大原型批评家 Ｎ·弗莱所
指出的第二创作倾向，他称之为“传奇的（浪漫

的）”。这种创作倾向显示出各种不明显的神话模

式，讲述一个与人类经验关系更加密切的世界，用

这个世界映照人类的情态。就类似于西方神话中

太阳神或树神一样，成了整个作品的灵魂。也规定

和制约着其他一切艺术形象，规定着整个作品的艺

术风格。因此，在《火鲤鱼》中，火鲤鱼是美丽希望

的化身。一个阳光普照旷野山川的清晨，碧波荡漾

的邵水河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游动着播种“希望”福

音的火鲤鱼，这“是一种少见的鱼种，浑身通红，通

明晶亮，甚至能够看见它淡黑的内脏，像一朵大红

的牡丹花”。“谁若是捉到火鲤鱼，就会走大运。说

下游百十里的地方，以前有人捉到一条，这家人竟

然出了三代进士，讨的女儿也是方圆百十里最乖态

的。”［１］２２火鲤鱼是希望的寄托，精神的化身，江河

蕴瑰宝，精魂化鲤鱼。华夏民间传说的文化之根在

这里得到精神化、物像化、神灵化的艺术再现。毫

无疑问，火鲤鱼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令人们

魂牵梦萦，以为得到这个“长满红鳞、遍体透明的生

灵”，就“能得到幸福。”其实，火鲤鱼是不可得手

的，不仅谁也“没有看见过火鲤鱼”，就是“在河里

洗澡，却一次也没有见过。”火鲤鱼只不过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灵圣物拯救神力的遥想，

即使“捉不到火鲤鱼”，连性命都会丢失，也在所不

息，契而不舍。［１］２８这既象征着人们美好的愿望难

以实现，也说明“火鲤鱼”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是多

元而丰富的。

　　二　左邻右舍的幸福与苦难

《火鲤鱼》中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核心，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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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与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矛盾，是向往城市

生活与乡村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矛盾。《火鲤鱼》中

的人物，都带有自己固有的复杂性、命运的变幻性。

从作家刻画的各个人物的命运可以看出，如何在困

境和迷茫中，维护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爱情

的尊严，对亲情的渴望，是作者一贯的执著的追求，

他始终把“卑微者”的小人物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

这也是作者的一种明智的选择，一种人本的立场，

一种人道的精神。

三国是一个寂寞孤苦的生存卑微者。三国“成

过家”，妻子因“不满意三国”一个月便偷偷地出走

了。三国“屋子”破旧得“有无数的皱折”，到处“飘

荡着刺鼻的沤气”。三国的“床铺桌子”，“像出土

文物般破烂不堪”，脏得“像涂了一层毫无光彩的黑

釉”。三国家的“天花板，墙角上，甚至蚊帐上”，到

处都是“张牙舞爪”“放肆扩张”的蜘蛛。三国眼睛

瞎了，“煮饭洗衣都是自己动手”，他从来没有叫别

人“帮过一回”，别人也“没有主动帮过他”。他就

在这个“弥漫着浓浓的寂寞”，“无法言说的惆怅与

痛苦”的“空荡荡的屋里”卑微地活着。［１］３６然而，就

是这样一个苦难的卑微者，他在银仙父母打上门，

“包围可怜的三国”时，却“理解银仙家人的痛苦”；

当亲朋的疏远使他柔软的心“坚硬”起来，他“习以

为常地默认了这种冰冷的关系”，也看不到他“脸上

与话语里”的“凄凉感”与“埋怨”。［１］３８甚至他虽然

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却仍然能给其他人带来欢

乐。小说中有一段模拟三国与出走妻子的对话：

“你不要说蠢话了，事已如此，说清楚就可以了，反

正也过去了是不是？再说，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依我看，你那个男人还不错，至少比我年轻几岁吧？

小几岁？三岁？哦。长相也比我好，你看我这个鬼

样子，鬼见了都害怕……你们总算在一起了，谁也

不会来打扰你们了，你们真是幸福。当然，我还是

要提醒你们，山上毒蛇很多，又有猛兽，你们要注

意，不要让那些家伙伤了你们的崽女，不然，到时候

你们后悔不赢嘞。”［１］４５读了这一段，一种凄苦、凄

美、凄凉之情由然而生。这既是一种体贴与大度，

也是一种无奈与悲凉；既是一种智慧与本领，也是

一种自虐与扭曲；既是一种高尚与美德，也是一种

哀伤与不幸。于是，一个生存卑微者的苦难形象呼

之欲出，栩栩如生。

苦宝是一个情感缺失的心灵卑微者。苦宝看

似快活、无忧无虑，其实他内心充满了无人知晓的

愁苦。他从小就渴望读书，他娘却没让他读书，他

只能独自站在校门口张望，或趴在教室的窗户上旁

听。当学生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望他时，他只能羞惭

地离开。他看到同村伙伴在读书时，就洗好手等在

一旁，然后提出一个小小请求，给我看看书吧！不

识字的苦宝一页一页地翻，最后“激动地歪歪斜斜

地往家里跑”，欢快地告诉他娘，我刚才看完了一本

书嘞。那种愉悦无以言表，而苦宝娘则回以痛哭。

苦宝便仰起头问娘，我为什么不能够去读书呢？娘

还是“没有松口，仍流着泪，至于那泪水的含义，你

是不懂的，你娘肯定是害怕伤你的心，所以，把要说

的话压在心里”。［１］７１苦宝渴望父爱。因为他的“父

亲早已离开人世”，在那“杂草丛生的坟山，只有你

一个人，寂静之中似有许多鬼魂飘荡，狰狞的面目

也若有若无地出现在你眼前。清晰或模糊的石碑

给人恐惧的感觉，你却一点也不害怕。每次你都要

仰天大喊，我为什么没有爷？为什么？”甚至要拉着

别人的父亲喊一声爷，担心生疏了以后喊不出爷

来，“所以，在睡觉前他总要一遍遍地喊爷、爷、爷”

练习，“喊得非常亲切而动听，非常动听而清晰，非

常清晰而柔和”。“苦宝娘是个寡妇，男人死得早，

想改嫁，又放不下苦宝。若是带他走，人家会嫌弃。

队长克山就黏上了娘”。［１］８２队长对娘的长期霸占与

欺侮使苦宝感到羞耻，小伙伴有意无意的嘲讽更让

他倍感屈辱。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变是强壮，让克山

畏惧，再也不敢欺负他娘。苦宝尝试过以武力恐吓

克山，一只一只地杀掉克山家的鸡，以毒死他家的

鸡来作为复仇的手段，由于他是孤军奋战，村里人

只不过“喜欢观看，这给寂寞的乡村注入了刺激和

热闹，给枯燥无味的乡村增添了轻松的谈资”，［１］８９

却并没有终止克山跟母亲的关系。最终，苦宝压抑

不住仇恨的怒火，毒杀克山和母亲后出走，消失在

渔鼓庙乡民的记忆中。苦宝的悲悯、卑微、悲惨，以

其丰富的情感内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苦宝的天

真、善良、愁苦让人怜惜；苦宝的愤怒、压抑、扭曲更

能引起人的思考与痛感。

伞把，“父亲”，水仙的“生灵卑微”，是城乡差

距隐秘在“人物内心”的一种“无告的悲哀和不

幸”［１］３５。伞把非常聪明，对乐器有一种天生的悟

性，“二胡、笛子、唢呐”样样都会，他凭借出色的音

乐才能打动了随父亲下放渔鼓庙的三妹子的芳心。

三妹子走路、说话、哭的样子都与众不同，她勇敢而

坚定地追求乡下人伞把。伞把倒有些“忧郁”，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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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还是要好好地想想”，三妹子则无视城市与乡

村的壁垒与差距，就是“跟父母一刀两断”，也要嫁

给伞把。伞把则承诺把“他见过好几次，河水映得

红艳艳的，情景十分好看”［１］１０１的火鲤鱼送给三妹

子。谁知，火鲤鱼未捉到，三妹子却回城了。回城

后，一方面三妹子催伞把将户口迁到城市去，另一

方面不断往返在城市与乡村的路上。终于，她感到

了厌烦与无望，离开了伞把。为了挽回爱情，兑现

承诺，疯掉的伞把每日去河里寻找火鲤鱼，最终淹

死在冬天的河里。显然，无论海誓山盟、信誓旦旦，

还是琴瑟和谐、志趣相投，都是那么没有力量而显

得苍白。一个城市户口就足以毁灭伞把的生命。

“父亲”作为“下放的那类人”，对乡村更多的是排

斥、不屑，渴望的是回城。“不论是出工或歇息，他

总是沉静地望着邵阳方向……他想，他们家不会在

农村呆一世的，不用几年，就会返回邵阳。”所以，他

“坚决反对三妹子与伞把恋爱”。［１］１０６他知道，乡村

与城市的隔阂，不是一时冲动就能消融得了的。即

使表面上彼此之间一团和气，但作为被“流放”者，

内心却往往另有打算，“他表面上似乎准备在乡村

生活一辈子，老老实实出工，显得非常积极，与乡民

的关系搞得不错，并警告崽女们不要与人吵架。其

实，他老早做好了回城的准备”。所以，他“无数次

威胁过三妹子”，“你会后悔的”。［１］１１０这就是父亲的

“深谋远虑”。水仙为了有个工作，可以吃国家粮，

摆脱农民的身份和乡村劳作，逃脱家里安排的婚

姻。她与银仙在一个夜晚悄悄地出走新疆。于是，

“我”在乌鲁木齐街头，看到一个等车的陌生女人觉

得十分面熟。当“我”一路循着“她身上发出的鲜

嫩的青草气味”追踪到她家时，听到有人叫她水仙，

“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水仙，难怪这么面熟，难

怪那种气味是这样的熟悉，这肯定是多年前从渔鼓

庙逃走的水仙”。［１］１１５那么，水仙为什么再也没有回

过渔鼓庙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后来的生活并不幸

福。可见，水仙竭尽全力逃离乡村，企图进入城市

的怀抱，最后依然逃不掉城市中“他者”的凄凉

身份。

　　三　传统技法的坚守与现代艺术的尝试

《火鲤鱼》描绘的特定历史时期发生在湖南一

个叫做“渔鼓庙”小村落的生活故事，就是对一个时

代变迁的艺术概括。在小说的创作中，作者既运用

了传统的艺术技巧，又使用了现代的魔幻手法；既

让传统与现代在文本中交错媲美，又让主观与客观

在小说里相互掺杂。它那神奇魔幻的色调，丰富美

丽的画面以及深厚的情感与诗意的描述，都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与冲击力。那么，它的艺术成就主要

表现哪些方面呢？我以为，艺术结构的散文化与网

状性，叙述风格的现代性———臆想、推测、自由联想

的巧妙运用，艺术语言的诗意化与乡俗化等，就是

它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

《火鲤鱼》的结构表面是按一年的二十四个节

气构成，实际的时间跨度长，空间容量大，生活波澜

迭起，各个人物的性格史，都囊括、浓缩进一年四季

中去了。应该说，作者追求“打破传统的写法”，确

实探寻到了一种“四季轮换”“人生轮换”的新的结

构方式。它横的方面是“网”，纵的方面是“轴”。

这纵与横是交错的，是纵带横，以横促进纵的发展，

整个结构，就像江南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河汊，汇聚

到了一条宽阔汹涌的河流之中。每个人物之间都

有紧密而自然的连结，犬牙交错，经纬编织，几十年

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都在这一框架

中和盘托出。而且，作者非常注重这种活的画面的

交织。他写了水仙银仙，笔锋一转，又牵出了“下岗

创业”的满妹子，笔锋又一转，端出了善良寂寞的苦

宝，再一转，又把追求真爱的雪妹子拉出来，接着逐

一登场的三国、车把、小彩、乐伢子、伞把。这就是

上部前几个节气的构成。每个人物的出现，都顺乎

自然，如蜿蜒流水。读者像是跟随作者，在渔鼓庙

这不大的地盘里干活、打牌、扯谈，从一家一户房屋

猪圈，倾谈这些人物的历史、趣事、形貌、品性、现

状。虽然是一“节”一人，但却有回溯，有穿插，有交

织，有对比。有时回叙得很远，如写伞把，从捉火鲤

鱼到穿插大炼钢铁。这就打破了程式化。既获得

了某种“自由”，又增大了作品的宽容度。但是，随

着季节的变幻，这些横的网状画面便要逆转一次，

打乱后重组合成新的图景。这些人物也是轮番出

场，轮番见面。几个年代，变幻和推进了几次，生活

之“河”便按照内在节奏和内在结构向前流动，显现

出当代农村生活的本来相貌。

《火鲤鱼》新颖的叙事风格，就是一种魔幻手

法。它打破常规的顺叙、倒叙和插叙，像全知全能

的精灵，自由出入人物内心，穿越古今时空，打通想

象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生与死的界限。比如小彩

的叙事共有四个章节：（１）“芒种”，写小彩与二哥
的“恋情”，简洁交代小彩的经历及与王一鸣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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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立冬”，写小彩从美丽迷人，到木讷冷漠，王一
鸣的变态；（３）“小雪”，写小彩的大度、艰辛与忍
耐，王一鸣的无用、吃醋与暴躁；（四）“夏至”，写小

彩的灾难：丈夫的折磨，女儿的死亡。这看似凌乱

实则有序，读者只有将分散的片段细节加以组合，

就能看出完整的人物形象和命运。运用魔幻现实

主义手法，能模糊幻想中的真实，真实中的幻想之

边界，而想象回忆的微观碎片串联起人生的宏观忧

患，“我”对于人物故事就能完全掌握。当综合回忆

和回乡时获得的信息，仍不足以构成完整丰满的人

生故事，就只能采用臆想、推测、自由联想的方式，

来完善和丰富人物的命运，彰显“虚构的真实”。采

用臆想，才能展示乐伢子通过帮助王老师逐渐练大

了胆量，王老师成了杀人犯，乐伢子“忧郁”“内疚”

直至“死亡”的内心与灵魂。采用推测，才能描写三

国渴望有个亲人在除夕夜里推开门跟他说“我回来

了”，渲染三国的凄苦与孤独。采用自由联想，才能

展现苦宝在杀死母亲后的痛苦与愧疚。这一切，虽

还存在生硬牵强、真假莫辨的瑕疵，但确实丰富了

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淡化政治事件，强化生活细

节。对于渔鼓庙人“竟然毁掉赖以生存的菜地”，去

“砌起一座座土炼钢炉”，“他从炼钢炉前走过，没

有半点羡慕和夸张，眼里射出鄙视的目光，竟敢叹

息说，你们在作孽嘞”，［１］２６６仅只点到为止。而对雪

妹子爱恋二哥的至死不悔，伞把为了践行一句承诺

永沉河底，小彩一如既往地乐观面对生活的苦涩

……却描绘得细致入微、丝丝入扣。他们卑微如

蚁，但在面对苦难坚韧如磐；他们安命守弱，但在面

对爱情执著忠贞。这些卑微者的人性光辉，足以照

亮贫贱困苦的生活，化为社会存续的精神血脉。

《火鲤鱼》语言形象富于诗意，感性写实寓于象

征，方言俚语力透纸背。它描绘优美，意境幽远。

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语言，都有诗画般的美

感，细腻而又有粗犷，悲悯而略带忧伤。比如“雨

水”描写水仙银仙两个姑娘在雷公山密谋出走新

疆，有一段非常优美的文字：“阳光从松叶针的隙间

流淌下来，像金币印在两个女子年轻的脸上，能够

看见细茸茸的淡黄色汗毛。地上铺积着棕色枯叶，

毛茸茸的青苔，还有叫鱼刺草的植物紧紧地贴在地

上，舒展着那类似于鱼刺般的叶子……山上充满阳

光和松树交织的浓厚气味，气味焦灼而清凉，像一

张在湿地上的油纸，上面燃起了火，下面却是湿润

的。”［１］６３这里写到了阳光、松叶、细茸茸的淡黄色汗

毛、棕色枯叶、青苔、鱼刺草等景物，并把阳光比做

金币，把充满焦灼而清凉气味的山比做摆在地上的

油纸。通过这些意象和比喻，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

图画，营造一种优美的意境，让人身临其境，美不胜

收。它以山歌童谣作映衬，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

美。山歌或童谣，都直白朴素，把它放在每一章的

开头，其情感基调与小说意蕴不谋而合，相映成趣。

小说篇首是一首民歌：“死的死，走的走，好像灯中

一盏油。”这种哀怨、伤感与苍凉，就为小说奠定了

叙事的情感基调，使之与整个小说相得益彰。“惊

蛰”中“你看天上那朵云，又像落雨又像晴。你看路

边那个妹，又想恋哥又怕人。”［１］１这与小说刻画满

妹那情窦渐开的情态，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而

“清明”那“昨夜做梦梦大江，梦见涨水打烂墙。打

烂墙来不要紧，打烂姻缘好心伤。”［１］７８写雪妹子苦

恋二哥不成，只身奔赴新疆，又是十分贴切。方言

俚语，朴素无华，能表现生活的斑澜色彩，抒写严峻

的深沉情思。不含蓄却巧妙，不精粹却本真。比如

小说写漂亮为乖态，写父亲为三爷，写下大雨为下

哈雨，就都为邵阳方言。尤其是写苦宝下药后一边

逃走一边在心里对娘说：“白天，我要跟他去耍，到

雷公山摘菌子捡雷公屎，去河边打水漂漂，到沙洲

上打滚子。还有，我要他给我捉火鲤鱼。我相信，

我爷一定会捉到火鲤鱼的。伞把他们没卵用，好久

也捉不到手，我爷一定会捉到的”。“耍”“打水漂

漂”“打滚子”“没卵用”“捉不到手”等［１］４５，全是方

言俚语。一个没念过书的乡里孩子，他说话想事，

只能用他熟悉的当地语言。这种的方言表达效果，

既有真实性，又是性格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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